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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企业内和企业间 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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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改善，以及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

力的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通过讨论某些制造企业中劳动分工的状况，能更容易地

理解在社会一般企业中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结果。一般人认

为，在极不重要的制造企业中，劳动分工最彻底；也许，和相对

重要的企业相比，在这些企业中，劳动分工程度事实上并不

高：在满足少数人少量需要的这些不重要的企业中，工人数量

必定很少，在各个部门工作的人常常可以集中到一个厂房内，

让人一览无余。相反，在那些满足大量人口大量需要的大企

业中，每个部门都雇用了大量工人，人数之多使得无法把他们

全部集中在一个厂房内，我们很少能同时看到一个以上部门

的工人。在这类企业中，工作实际上分割为比小企业多得多

的部分，但是，这种分工并不像小企业中那么明显，因此相对

不为人瞩目。

我们举一个很不足 作为例道的企业 制针厂

子 。制针厂的劳动分工经常为人注意，一个没有受到这方

面业务培训（劳动分工使这种培训本身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职

业）又不熟悉制针机械（也许正是劳动分工使得这种机器的发

采用这样一个例子的另一可能原因是也许可以以统计形式展示劳动分

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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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为可能）使用方法的工人，即使竭尽全力，恐怕很少能在

一天内制出一根针，而在一天内制出二十根针是绝无可能的。

但是，以今天的制针作业方式而言，不仅整个作业是专门职

业，而且，还分为许多部分，其中大部分同样是专门职业。一

个人负责抽铁丝，另一人负责拉直，第三人切割，第四人磨出

针尖来，第五人磨出针头；仅仅磨出针头就需要两三道独立工

序：装上针头是项专门工序，涂白是另一道工序，甚至把针裹

到纸里也是一道工序。以这种方式，制针大约被分为十八道

不同工序。在一些工厂中，不同工序由不同的人进行；在另一

些工厂中，同一个人有时负责三四道工序。我见过这么一家

小工厂，它只雇用了十个人，其中一些人就负责两三道工序。

他们都很穷，只配备了必需的机器，但在他们勤奋工作时，一

天能生产出十二磅针，一磅针中约有四千多根中等大小的针。

因此，这十个工人一天内能制出四万八千多根针。这四万八

千根针，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约为每天四千八百根针。但是，

如果他们个人单干，并且其中没有人受过这方面的业务培训，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人能在一天里制出二十根针，也许一

根针也制造不出来；由于他们合理分工协作，他们现在能够制

造出的针肯定不止两百四十根，甚至不止四千八百根。

在其他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应也与这一例子

类似；只不过在其中许多企业中，劳动分工程度并没有如此

高，操作也没能简化至如此程度。但是，只要引入劳动分工，

在任何企业中，劳动生产力都能相应提高。可能正是由于这

一效果，才有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区别。在工业水平最高、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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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国家中，这种区别程度也最高。落后社会中由一个人进

行的工作，在发达社会中一般分给几个人进行。

由于劳动分工，相同数量的工人能够进行的工作数量的

巨大增加，源于三种不同情况：其一是由于各个工人熟练程度

的提高；第二是节省了在转换工种过程中损失的时间；最后是

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节约了劳动力，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

的工作。

首先，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

劳动分工，通过把每个人的作业简化为一种简单操作，通过使

这种操作成为其毕生从事的职业，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

度。一个习惯抡锤但从没有制过钉的普通铁匠，如果有一天

不得不勉力为之，我敢说，他极少能在一天里敲打出两三百根

钉，而且他制出的钉子肯定质量低劣。一个习惯制钉但却不

是专业制钉匠的铁匠，竭尽全力，也很少能在一天里打出八百

根或一千根钉子。我见过几个年龄不足二十岁的青年，他们

以制钉为业，在他们竭尽全力时，每人每天能制出两千三百多

根钉。但是，制钉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操作。要拉风箱，还得时

而调整火力，烧铁，打制出钉的形状并且在敲打钉头时还得换

工具。制针或制金属钮扣的作业也被分为不同的操作，这些

操作更加简单，一个毕生只进行这类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自

然要更高。这些人进行此种操作的迅捷程度，对那些从来没

有亲眼目睹过的人来说，是超出了人的所能的。

其次，转换工种一般要花费时间，节约这些时间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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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比我们所想像得要大得多。从一种工作转到在另一地点

上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进行的另一种工作不可能会很快。一

个经营着一个小农场的农村纺织工，从纺机走到农田、再从农

田回到纺机前，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当两项作业能在同一

个工作地点进行时，时间损失无疑要少得多。但是，即使在这

种情况下，时间损失依然很大。在从一种活计转到另一种活

计上，人们一般会悠闲一番。在第一次进行一项新工作时，人

们很少会全身投入，很少会热情高涨；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

的心思不在那上面，有时，他甚至是在磨洋工而不是专注于工

作。闲散和心不在焉的习惯对农村工人来说是自然养成的，　

甚至是必然的。他们每半个小时就得换种活计和工具。在生

活中的每一天里，他们的活计要换二十种，这就使他们几乎总

是闲散、懒惰，甚至在紧要关头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即使在熟

练程度上不逊于他人，仅仅这一点肯定也会大大降低他所能

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每个人肯定都能感觉到使用顺手

的机器是多么的便利和节约劳动。这里甚至没有必要举例说

明。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大大便利和节约劳动的所有机

器的发明似乎都源于劳动分工。当人们专注于一个目标而不

三心二意时，就更有可能发现实现目标的更简易、更方便的方

法。而由于劳动分工，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到某

种简单目标上。因此，某些受雇从事某种具体工作的人会找

到适合自己工作的更简易、更方便的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其工作性质允许实现这种改良。劳动分工程度最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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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厂所使用的大部分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出来的。

他们受雇于某种很简单的工作，自然会把头脑用于找到进行

工作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上。经常参观这种工厂的人会

看到很精巧的机器，它们便是由这类工人发明的，目的是便利

和加快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最早的蒸汽机需要一位儿童

根据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位儿童

喜欢和朋友玩耍。他发现，把一条绳子系在通路的舌门把手

上，另一端系在蒸汽机的另一位置上，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而能

自行开闭。蒸汽机自发明以来实现的最大改良之一，就是以

这种方式，由一位想节省自己劳动的儿童发明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机器改良都是由机器使用者发明的。

当制造机器成为一门专业时，许多改良来自机器制造者的智

慧。一些改良是由哲学家或思想家想出来的，他们的专业是

观察事物，因此他们常常能够把大量相距极遥远、几乎没有联

系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的进步中，和其他一切职业一

样，哲学或思考，就成为了一个特殊市民阶层的主要的或唯一

的业务和工作。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它也细分为许多不同

的分支，不同分支为不同的哲学家群体或阶层提供了职业；和

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哲学这一职业的细分提高了熟练程度，节

约了时间。每个人更专业于自己的特殊分支，完成的工作更

多，科学的数量也因此而大量增加。

由于劳动分工的结果，各种产品产量大增。在一个政治

清明的社会中，富裕普及到最底层的人民。每个工人除满足

自身需要外，都还有大量的自己生产的产品要出售；并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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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他能够用自己大量的产品交换他人大

量的产品，或者等价地换取他人大量产品的价值。他大量供

给他们所需的产品，他们也充足供给他所需的产品，普遍的富

裕遍及社会各阶层。

在一个文明繁荣的社会中，看到最普通的技术工或日工

的日常用品，你会意识到为他提供这些日用品而使用的人数

之多无法计算；而且，在这无数人从事的行业中只有一部

用于日用品很小分 一部分 的生产。例如，日工穿的

毛线衣服，尽管可能十分粗糙，可仍然是无数工人合作劳动的

产品。甚至完成这样一件家常衣服，就需要牧羊人、捡羊毛

工、梳毛工、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以及其他

许多人共同工作。而且，把原料从一些工人处运到另一些工

人处 他们的住址常常相隔遥远 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

商！把染工用的各种原料集中在一起得需多少航运，说得更

具体些，需要雇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

许多原料常来自天涯海角。要制造这些最普通工人使用

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劳动呢！不说复杂机械，如水手驾的船、

漂白工用的水车，甚至也不说纺工用的纺车；只让我们分析一

下制造一种最简单的机器 牧羊人剪毛用的剪刀 需要

多少工种吧。要制造一把剪刀，需要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

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

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共同协作。同样，如果我们要

考察衣服和家庭用品，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

就寝用的各种床铺和床上用品，烹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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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

煤炭，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餐桌上的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

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

供他吃喝的各种工人，那种能透得热气和光线又能遮蔽风雨

的玻璃窗，使世界北部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

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以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

种器具，等等；总之，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一切，并分析制造其中

各种东西需要多少种劳动，我们就会认识到，没有成千上万人

的协作，在文明社会中，最卑微的人不可能有 按照我们的

错误思维 他所适应的方便简单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和

大人物奢华的生活相比，他的用品无疑十分简单方便；但是，

也有这种可能，欧洲王储的用品也并不总是超过一个勤劳节

俭的农民很多，因为后者的用品超过了许多非洲国王 成

千上万衣不蔽体的奴隶的生命和自由的绝对统治者。

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

因为正是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因此，劳动

分工始终受这一力量的大小限制；或者换句话说，受市场规模

限制。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职

业中去，因为他无法用自 自己的劳动产己所拥有的剩余

出中超过自己消费的部分 在他需要时，交换其他人劳动

产出的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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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行业，甚至一些最底层的行业，只能在大城市中进

行。例如，搬运工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和谋生。对他而

言，村庄的空间太小；即使是普通市镇，也很少能大到可为

他提供固定工作的程度。分布在像苏格兰高地那样的偏僻

农村中的孤零零的小村落中，每个农民都必须同时是家中

的屠夫、面包工和酿酒工。在这种环境中，在一个铁匠、木

匠或瓦匠周围方圆二十里地内，我们很少能为其找到一个

同行。离他们至少有八里、十里地之遥的散居人家，必须学

会做许多种零工。而在人口密集的农村，人们就会叫那些

工人来帮忙。在几乎任何地方，农村工人都必须掌握使用

同类原材料的几门不同但十分接近的手艺。农村里的木匠

必须会做每一种木工活，铁匠必须会做每一种铁物件。前

者不仅是个木匠，还得是细木工、家具工，甚至要会雕刻、制

作车轮、制造耕犁、制造二轮车和四轮车。后者的工作更繁

杂。在苏格兰高地那种偏僻的内地，不可能有诸如制钉工

这样的职业。制钉工以一天制造一千根钉的速度，在一年

中的三百个工作日里，他能制造出三十万根钉。但是，在苏

格兰高地这种环境中 一千根钉，不可能卖掉一千根钉

不过是制钉工在一天内的产量。

和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为所有的行业开拓了更大的

市场。因此，在海边，在航河两岸，各种行业自然而然地开始

细分和改良，这些改良常常要很久才会普及到内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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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股公司

根据国王特许或议会法案批准的合股公司

）在许多方面不仅与受管制公司（

）不同，而且也与私人合伙公司（ ）不同。

第一点，在私人合伙公司中，没有公司的同意，任何合伙

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人或者介绍新成员到公司中

去。但是，在按规定提出要求后，他可以从合伙公司中退出，

可以要求其他合伙人退还他的普通股份。与之相反，在合股

公司中，成员不能要求公司退还他的股份，但他可以在没有其

他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人，从而把新成

员介绍到公司中。合股公司股份的价值始终为它在市场上的

价格；这一价值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其所有者持有的公司

股票上的数额。

其次，在私人合伙公司中，每个合伙人都必须以其全部财

富对公司所发生的债务承担义务。与此相反，在合股公司中，

各个合伙人只根据其股份承担义务。

合股公司的业务始终由董事会管理。事实上，董事会在

许多方面由业主大会控制。但大部分业主很少认为自己了解

公司的一切业务；而如果他们没有斗争精神，他们也不愿自找

麻烦，仅满足于每半年或一年一次领取董事们认为数目适当

的股利。除有限数目的投入外，投资于合股公司完全没有麻

烦、没有风险，这使得许多人 那些轻率地把财富投到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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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伙公司中的人 投资于合股公司方面成为冒险家。因

此，这类公司一般能吸纳到比私人合伙公司所吹嘘的数量要

多得多的股份。南海公司（ ）的流通股曾

经达到了三千三百八十多万英镑。目前，英格兰银行（

的资本金为一千七百八十万英镑。但是，这种

（股份）公司的董事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

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会像私人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那样

尽心尽力。就像富人的管家，他们容易把注意力投向枝节问

题而不是放在维护主人的名誉上；并且，他们很容易忘却这一

点。因此，在股份公司的业务管理中，漫不经心和浪费总是无

所不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事外贸业务的合股公司很少

能够与私人探险家竞争。没有专营权，它们很少能取得成功；

而且，在有专营权的情况下，它们仍经常失败。没有专营权，

它们一般无法管理好贸易业务，而在有专营权时，他们既管理

不好贸易业务又会限制贸易。

但是，资本适度的由小数量的业主组成的合股公司很接

近私人合伙公司性质，可能能够具有类似的尽职和专注程度。

关于教育

在劳动分工过程中，绝大部分靠劳动谋生的人，即大部分

人口，他们的职业局限于几个 常常为一到两个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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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操作上。由于大部分人的知识必然形成于日常工作

中，所以，毕生进行结果相同或近乎相同的几个简单操作的

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知识或施展自己的发明才能去寻找

消除困难的捷径，因为困难永远不会出现。因此，他必然丧失

使用知识的习惯，一般会变得愚昧和无知 对人类来说，这

是可能的。头脑麻木不仅会使他无法领会或进行理性的交

谈，而且无法找到宽宏、高尚和温顺的情感，因而对于私人生

活中的许多日常责任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也没有能力对

伟大的国家利益作出判断，并且，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使他发

生改变，否则无法使他能在战争中保卫国家。单调静止的生

活也必然消磨光他的勇气，使他对战士的无规律、不确定和冒

险的生活感到厌恶。它甚至会消耗他的体力，使他无法在自

己生来注定从事的职业以外坚韧勇敢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因

此，他对自己特殊的业务的娴熟是以牺牲脑力、社会能力和作

为男人而具有的能力为代价的。但是，在每一个进步的文明

社会中，除非政府花气力防止，否则，这将是辛勤的穷人

也就是大部分 必然要陷入的境地。人口

狩猎社会、游牧社会甚而在一般所谓的野蛮社会 至

在工业进步和对外贸易发展之前的原始农业社会中，又是另

一种情况。在这类社会中，每个人都从事多种职业，这迫使他

们运用自己的能力，为消除不断出现的困难发明各种便捷途

径。发明源源不断，头脑没有愚钝之虞；而在文明社会中，几

乎所有社会底层人民的头脑似乎都麻木不仁。在所谓的野蛮

社会中，就像已经看到的那样，人人都是战士。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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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人也都是政治家，都能对社会利益和社会的统治者的行

为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他们的首领，在和平时期是否主持

公道，在战争时期是否领导有方，几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事

实上，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人能获得一个更文明的社会中少数

人有时拥有的那种深入透彻的思维。但是，在原始社会中，每

个人都得从事许多职业，而整个社会中的职业种类并不很多。

每个人都做或能够做他人在做或能够做的几乎每件事。人人

都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天份和发明能力，但极少有人出类拔

萃。但是，仅仅这种人人都能达到的程度，一般也足以应付社

会的各种简单事务。相反，在文明社会中，虽然大部分人从事

的职业种类并不多，但是整个社会的职业类型几乎有无穷之

多。对于少数自己没有特定职业而有闲情雅致考察其他人职

业的人，种类繁多的职业为他们提供了几乎无穷的思考对象。

思考如此多的对象，在无穷尽的比较综合中，必然锻炼他们的

头脑，使他们的知识变得更加深入和全面。但是，除非这少数

人偶然置身于某一相当特殊的环境中，否则，他们的能力可能

对善政或社会的福祉无补，尽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沾沾自喜。

虽然这为数不多的人可能能力非凡，但是，人性中较高尚的部

分，在很大程度上，在大部分人口中，可能消失殆尽。

在一个文明的商业社会中，对普通人的教育要求全社会

而不仅仅是有地位、有财产的人给予重视。有地位、有财产的

人，在进入他们借以在世上立身的特殊行业、专业或职业以

前，一般是十八九岁；在此之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获得能给

予他们世人的尊敬或能使他们值得为世人尊敬的一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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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至少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在以后获得这些训练的准

备。

普通人又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接受教育，

甚至在幼年时期，他们的父母也很少有能力养育他们。一旦

他们能够工作，他们就必须谋职糊口。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一

般很简单、很单调，对增进知识无补；同时，他们的劳动又没有

间断，松懈不得，这使他们没有闲心从事甚至思考其他事情。

然而，在文明社会中，普通人虽然不能受到有地位、有财

产的人那样的教育；但是，读、写和计算等最基本的教育可以

在生命早期获得，因此，甚至大部分生来注定从事最低级职业

的人，在受雇于这些职业前，有时间获得这种教育。只要很少

费用，国家就能促进、鼓励甚至强制全体人民必须获得这些最

基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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